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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讲台的第三年，我渐渐领悟

到，教育中最珍贵的部分，不是滔滔不

绝地传授，而是恰到好处地“留白”。

读本科时，教我们大学语文的纪

老师，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先生。他时

常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搭配一条格

纹围巾，风度翩翩地走进教室。他讲课

从不拖沓，却喜欢在讲完关键内容时

扶一扶眼镜，轻声细语地说道：“同学

们，咱们停一停。”每当这时，窗外吹进

的风便悄悄把方才所讲的诗词、典故

送入每个人的耳朵里，再缓缓沉入心

底，生根发芽。

一开始，我并不适应这样的教学

节奏，总盼着纪老师能讲得多一些、快

一点。直到那个秋日的午后，我们一同

研读鲁迅的《野草》。讲到动情处，纪老

师用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念出“于

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

渊”，而后习惯性地停下了节奏，让我

们思考片刻。当同学们都沉浸在鲁迅

笔下“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冷“寒”意

中时，操场旁边的体育馆里突然传出

了一阵浪潮般的欢呼声，那是一种洋

溢着青春活力的“浩歌狂热”。这“寒”

与“热”两种感觉，一近一远，此起彼

伏，形成了奇妙的互文。那一刻，我真

切感悟到了鲁迅当年写下此句时复杂

汹涌的心绪。

正如那首老歌所唱的一样——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受纪老师的影

响，多年后，我也成了会在课堂上主动

留白的老师。每当学生的眼神开始飘

向窗外的云朵，每当他们的笔尖逐渐

跟不上思绪，我便慢慢放下手中的激

光笔，说：“同学们，咱们暂停一会儿。”

起初，学生们只觉得新奇，甚至有

些不知所措。但渐渐地，他们学会了享

受这片刻的宁静。有人匆匆补上两笔

笔记，有人低头抿一口茶水，还有人则

是托着腮，任思绪自由飘远。每当这

时，我总会想起当年纪老师为我们上

课时的样子，仿佛顺着他的目光，看见

了同样的风景。

有一次上课，我讲到史铁生的《我

与地坛》。当我细致解读完“死是一件

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这句话后，跟平常

一样留出了3分钟的停顿时间。仰头

喝水的瞬间，我瞥见第二排最左边那

个一直低着头的男生，正慢慢抬起头

来，眼中似有泪光闪烁。课后，那个男

生告诉我，前段时间父亲刚刚离世，他

一直深陷于悲痛之中无法自拔。而在

那3分钟的思索中，他第一次真正理

解了史铁生这句话的含义，也找到了

与伤痛和解的勇气。

这种教学上的“留白”习惯，也在

不知不觉间渗透进我的生活。当母亲

向我抱怨家长里短时，我会说：“妈，歇

一会儿吧。”然后为她续上半杯清茶，

让她在倾诉的间隙寻得片刻宁静；当

朋友为紧张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时，

我会轻轻拍拍他的肩说：“让大脑放空

一会儿吧。”陪他坐看夕阳西沉。在这

些时刻，我越发体会到留白的独特魅

力，它为心灵腾出了呼吸的空间。

如今，纪老师早已退休。去年教师

节，我和大学室友一起去看他时，老爷

子正蹲在阳台上摆弄兰花。闲聊间，我

问起“停一停”教学法的由来，他笑着

扶了下眼镜，那动作仿佛当年跟我们

上课时一般。

“刚做老师时，我总想充分利用好

课堂上的每一分钟，唯恐遗漏重要知

识点。”纪老师缓缓说道，“后来年龄大

了些，才慢慢发觉，教育不应是一味灌

输，而应是一种启发。就像中国画中的

留白，看似空无一物，实则意味无穷。

适当地留白，才是最好的教育。”

说话间，他轻轻挪了下花盆，让一

株蕙兰静静沐浴在阳光中，接着说：

“你们看，花草生长尚且需要安静的光

照，更何况是人心灵的领悟？”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教

育的温柔：不是急着把纷繁复杂的大

千世界塞进学生的手心，而是教会他

们，如何在奔流不息的时光长河里偶

尔驻足，为自己留一方沉思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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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教授，西

南民族大学草地

资源学院院长。推

动创建中药学（彝

药）本科专业，首

创“草—药—灌”治

沙模式，攻克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甘松新品种培育技

术，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全

国少数民族医药工

作表现突出个人”

等荣誉。

■ 本报记者 钟兴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留白”
的教学艺术

■ 翟凌枫

刘圆

“一人一策”

为学生铺平成长道路

2002 年秋天，34 岁的刘圆站上了讲

台，担任西南民族大学化学与环境保护工

程学院2002级制药工程1、2班的班主任。

新生入学军训，刘圆全程陪同。她说：“民

族学生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如此我才

能更快、更好地走近学生。”那时，她的女

儿才7个月大，为了哺乳，她每天要在军训

场、学生寝室和家庭往返10多次。

第一次当老师和班主任，新生报到、

助学贷款等一系列琐碎繁杂的事情，让刘

圆一时间不知如何入手。“但我相信只要

认真、负责，一切为了学生，总会越来越

好。”她向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学习，关

心呵护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

交不起学费，她先垫付；生病了第一时间

联系不到家长，她交费、签字、陪护；遇到

情感挫折，她当宣泄情绪的“树洞”……刘

圆还常常邀请学生到家做客。

一名本科生没钱付学费，当时每月工

资只有2000元的刘圆，二话不说就垫付了

2000 元学费。“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金钱

阻挡学生的求学路！”刘圆说。

除了担任班主任，刘圆还承担着药用

植物学、中药鉴定学、民族药物学概论的

本科课程授课。为了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

解植物，刘圆打破常规，率先带着学生走

出教室，到成都植物园等实践环境中去认

识植物、辨别植物。她还一次性组织近200

名学生，前往峨眉山考察植物生长习性。

因为自己走过崎岖的求学路，刘圆总

想着为学生把成长的路铺得更平。因此，

她从大一开始就格外关注每一位学生的

身心健康、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成长方

向，为学生制定了“一人一策”的培养方

案。适合考研的，她一对一帮助学生分析

报考院校、导师、研究方向，还帮助学生制

定英语、政治复习策略，推荐专业书目，解

析历年考试真题；想要就业的，她则积极

联络相关企业，给学生传授面试技巧、规

划职业成长。久而久之，学生们都亲切地

称呼她“刘姐”。

2014 年，“刘姐”升级成“刘妈”。在她

的推动下，西南民大首届中药学（彝药）专

业开始招生，彝药班学生来自四川省大小

凉山、贵州毕节、云南楚雄等地区，基础薄

弱。刘圆沿用“一人一策”的培养方案，并

构建了大一开始进课题组的“博士教师+

硕士+本科生”的团队培养模式。

至今，彝药班已经连续招生12届，培

养了近300名彝族学生。每位新生入学时，

所有环节都有一对一的高年级彝药班同

学结对指导。已经毕业的彝药班学生平均

读研率49.39%，已有7名学生考上博士；当

年就业率、用人单位好评率100%。

“许多学生毕业后返回大小凉山、贵

州毕节的大山深处，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欠发达县托底性帮扶等国

家战略中贡献力量。”刘圆一边说，一边如

珍宝般轻轻擦拭着历届学生的毕业照。

扎根雪域廿三载
兴药育人铸师魂

从县城中学的一名校医到西南

民族大学教授，刘圆凭着求知热情

和坚韧意志走过了坎坷的求学路；

从“刘姐”到“刘妈”，她用“一人一

策”的细致关爱，为民族医药领域培

养人才；从大小凉山到青藏高原，她

跋山涉水，倾力推动藏羌彝苗医药

事业发展。

从教23年来，作为民族教育工

作者，刘圆实实在在地践行着“把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各

族群众中”的誓言，她的足迹和努力

如同象征着幸福的格桑花，坚韧且

蓬勃地在高原上生长、绽放。

刘
圆

跋山涉水

“就是我的另一处‘战场’”

雪地里车打滑冲进沟里、山上牦牛直

冲过来、下山路滑一路连滚带爬……这一

幕幕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刘圆及其团队师

生们在青藏高原开展科研工作的日常。

“这么危险，为什么要去做？坚持了20

多年？”面对疑惑，刘圆语气坚定：“这是我

的工作呀，就像军人要上战场，作为西南民

大的科研工作者，填补民族医药事业空白、

服务民族地区，就是我的另一处‘战场’。”

2002年，正在深入思考科研方向的刘

圆，遇到了来自凉山的四川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彝族医药）传承人郝应芬。她颤抖着

握住刘圆的手说：“彝医药不能断在我们手

里。”这句沉甸甸的嘱托，让刘圆踏上了抢

救国家非遗彝医药的征程。

3年内，刘圆走遍了彝族聚居区20余

县，拜访了36位彝医药专家，带领团队将

彝医药经验与智慧凝练为《彝医基础理论》

《彝药植物学》《彝药方剂学》等系列教材，

并推动了 2014 年全国首个中药学（彝药）

本科专业的创建，将彝族医药“火塘边的口

传心授”升格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为彝族

教育树立起一块里程碑。

同时，面对“中国民族药学无相关本科

教材”的空白，刘圆专赴四川大学华西药学

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我国民族医学

专用药材。她奔走于26个民族地区县（市）

开展调研，采集2000余份民族医临床专用

药材样品开展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2007

年，她著成全国首部《中国民族药物学概

论》，自建课程，于2023年获国家一流本科

课程，填补了全国民族医药领域高等教育

空白。

2002 年至今，刘圆的行程跨越西藏、

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10省（区），

累计行程超100万公里，年均野外工作200

天。每年5—9月，高原地区冰雪消融，植物

进入生长季，刘圆就要带着团队进入青藏

基地野外科考。这个时间段刚好是高原的

雨季，路上泥石流、塌方频发，但每一次考

察，刘圆都全程参与。

一路奔波、一路收获。面对沙化草场，

刘圆通过反复试验，创新“草—药—灌”生

态治沙模式，在青藏高原地区推广；在她的

带领下，西南民族大学青藏基地（阿坝州红

原县）成功实现了40种藏药材野生驯化；

攻克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甘松新品种培

育技术，选育了2个省级农业新品种，破解

甘松的全产业链源头瓶颈问题；建立重楼

等种植技术行业规范及全产业链模式，惠

及10县23乡的药农。

基于这些贡献，刘圆 2 次获评科技部

“服务三区”典型人物，她所带领的“西南民

族大学青藏高原民族医药创新团队”入选

科技部100个科技扶贫典型案例。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身为西南民族大

学的一名老师，就应该为民族地区服务，应

该发挥我的专长，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

情。”这是刘圆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23年

来她一直在践行的事。

以己为镜

“你们一定能比我做得更好”

“我很早就参加工作了，知识基

础比同学们差多了，但还是一边工

作、一边自学，通过成人高考拿到了

大学文凭，之后又陆续攻读硕士、博

士、博士后、出国留学。所以不要灰

心，我底子这么差都成了大家的老

师，你们一定能比我做得更好。”

每年新生入学，西南民族大学

二级教授刘圆都会给中药学（彝药）

本科专业的学生们讲述自己坎坷的

求学经历，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因为家庭原因，刘圆很早就参

加工作了，但她内心渴望知识的火

苗并没因过早进入社会而熄灭，反

而更早地懂得“知识的重要性”。

1989 年至 1992 年，刘圆在工作之

余，通过函授取得了西南农业大学

（后并入西南大学）生物教育专业的

专科学历。“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成功的喜悦，我也越来越觉得凭自

己的力量，还能为社会奉献更大的

个人价值。”

1994年，刘圆萌生了考研究生

的想法。对她而言，英语是她考研路

上最大的“拦路虎”。经同事介绍，她

只身从忠县坐了十几个小时轮船到

重庆，找到四川外国语学院的教师，

请求旁听英语的机会。但老师发现

她毫无英语基础，好心劝她在重庆

好好玩两天，然后回家。

“我请了一个月的假，是一定要

学英语的。”刘圆再三表明自己学英

语考研的决心，最终打动了老师。除

了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专业英语班，

刘圆还去隔壁西南政法大学的公共

英语课旁听。经过 4 个月的奋力追

赶，她从一开始不知道老师讲的哪

一页哪一行，逐渐跟上了节奏。

1997年，刘圆终于以总分第一

名的成绩考取了西南农业大学植物

学硕士研究生。1999 年至 2002 年，

刘圆又读完了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

学专业博士，随后，她成为西南民族

大学第一个统招博士，开启了充实

的教育生涯。

“同学们，成功考研完成了硕士

学历重塑之后，我又给自己定了 3

个目标：入党、过英语六级、考博士，

后来都一一完成了，还当上了大学

教师，遇到了可爱的你们。”望着讲

台下听得津津有味的学生们，刘圆

继续讲道：“所以遇到学习、生活上

的任何困难，不要一味抱怨‘自己教

育基础差’，人生任何时候决定开始

奔跑，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走

过的路、吃过的苦、流过的汗，都是

你人生的财富，都算数。”

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 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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